
总　序

当《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第一辑十本专著放

到我面前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兴奋不已。回想１９７９

年中国教育学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从事教育理论工

作研究的只有四百多人。为了繁荣教育科学，当时我们

呼呼恢复中央教科所、建立中国教育学会，得到邓小平同

志的批准。今天中国教育学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八十多

万人，全国博士授权点已有几十个，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

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科研的骨干。《中国中青年教育学

者自选集》就是他们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成果。怎不令人

兴奋！

我与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是有感情的。回想１８

年以前，１９８９年他们在大连召开第一次会议，要求成立

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众所周知，那时的形势，有些

同志有点害怕。但是中国教育学会的老会长张承先同志

还是比较开放、很有远见的，认为应该支持中青年这种合

理的要求，中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

们。学会就让我来联系这项工作。我也认为，中青年的

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过去开会，总是老专家占据了讲坛，

没有中青年学者讲话的机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会

的成立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讲坛。在研究会成立之

前，做了几年准备，每年都由我主持年会，以中青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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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为主，也请一些老专家参加，互相讨论，相互学习，效果很好。１９９３

年正式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就由

他们自己组织了，我虽很少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一直关心他们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的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实

践呼唤着教育理论的指导。教育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

不看到，教育理论还远远不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努力，一方面

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要吸收外国先进的理论和经

验，但重要的是要深入我国的教育实际，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形成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中国中青年教育学者自选集》为建设我国

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我祝贺她的出版，并希望有第二辑、第三辑问

世。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于北京求是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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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分会第四届理事会与安徽教育出版社

拟合作出版一套中青年教育学者的自选集。中青会理事长石中英教授嘱我

参与。我自知，由于近十年来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缠身，主要的时间和精力

均用于种种“为他人作嫁”的事务，学术功力全废，所写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东

西羞于见人，所以，起初并未接受他的好意。但经不住再三劝说，也只好硬

着头皮、检索旧作，拼凑一些自觉还勉强能拿得出手和对得起读者的“玩意”

献丑。

扪心自问，之所以立场不坚定，经不住“游说”，也许内心深处本来就没

有完全排除这个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与中青会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上

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刚“出道”不久，就参与了中青会的筹建工作（与其他学

术组织不同的是，中青会是活动在先、成立在后，１９９３年正式成立之前，已

经先后在大连、杭州、成都等地召开了数次年会），并出任第一任秘书长，协

助第一任理事长史静寰教授负责处理中青会的日常工作，并分别在中青会

１９９７年的焦作年会和２０００年的苏州年会上，当选为中青会第二届和第三

届理事长，直到２００４年５月西安年会上从中青会理事会“提前退休”。

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４年前后十余年，我在中青会度过了非常美好和难忘

的时光。尽管在这十余年中，我也为中青会的工作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在这期间，我不仅结

识了许多教育界的英才（让中青会历届负责人都感到骄傲的一点是，当今活

跃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年龄在６５岁以下的有影响的学者中，有很大一部分

都曾经担任过中青会的理事或参与过中青会的活动），并与他们中的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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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因为结识了众多来自东

西南北和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我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学科、地域和院校界

限的思维定势，眼界大为开阔。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始终把中青会看作是我的学校、我的精神家园。也许正是这个原

因，对于中青会这项很有创意的工作，我似乎找不出不支持的理由。

另一方面，我觉得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成果加以检索，也是对自己业务

工作的系统的反思。自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到现在，我一直

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前后２０余年。在前１０年，我

的主要兴趣是西方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史学（一段时间里也曾从事过教育政

治学的研究，在《教育研究》、《教育评论》等刊物发表过相关论文，与成有信

教授等人合作编写了《教育政治学》，并在全国率先开设了“教育政治学”课

程）。这两个方面工作的主要成果是我和褚宏启教授、朱旭东教授、李立国

博士等人合作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出版）、参与先师王天一教授主编的《西方教育思想史》（湖南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以及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间我先后在《教育研究》、《教育研究

与实验》和《教育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作为这个时期西

方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后续成果，是参与吴式颖教授和任钟印教授主编的１０

卷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编写，并与方晓东研究员合作主编了该书的第

三卷。

近十年中，我的主要学术兴趣是西方大学史。这期间，虽然也写了些东

西，但由于事务缠身，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工作非常有限，主要是指导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开展相关的研究。从２００１年至今，先后有９名博士研究

生和５名硕士研究生完成了以西方大学史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并获得学位

（其中７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已列入“大学发展研究丛书”，将由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组织开展相关的研究，先后组织编写了“大学”

书系（目前已经出版两辑），组织翻译了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资助编写的

四卷本《欧洲大学史》（其中第一、二卷的中文译本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

版）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６种）。与此相关的工作还包括与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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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教授联合主译的新版１０卷本《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海南出版社、西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通过大学史的研究，自己也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

状况，先后写了一些评论性的文字和研究性的论文。

此外，近年来，由于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和教育部教师教育创新小组的工作，以及

参与组织全国高校教育学院院长工作会议，我开始关注教师教育领域的问

题，并撰写了一些文字。

这本自选集主要选编了近十年来我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部分成果。为了

尊重历史，本次收录的论文或其他形式的文字除体例上做了必要的调整以

符合出版的要求外，在内容上没有做任何修改，均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

回顾自己二十多年的学术经历，感慨颇多。应当说，这么多年来，尤其

是近十年来，尽管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主要用于行政事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

会事务，但我始终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当作自己人生奋斗

的终极目的。尤其是面对外国教育史学科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日益被轻

视）从而不断萎缩的状况，我始终把复兴学科、使外国教育史学科真正发挥

其应有的学术功能当作自己的使命。二十多年来，不敢说时时刻刻都在忘

我工作，但始终是非常努力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人到中年、检索旧

作之际，深感往事不堪回首，内心不免感慨万千。

与此同时，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在我职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

了来自许多前辈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由于有幸就学于北师大并在北师

大服务，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向学校的众多名师求教。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的导师王天一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吴式颖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

诲，在治学、为人、处世等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全面和深远的影响。黄济先生、

顾明远先生、王策三先生、夏之莲先生、成有信先生、孙喜亭先生、朱美玉先

生、厉以贤先生、高奇先生、周玉仁先生、陈孝斌先生、王炳照先生、刘德华先

生、郭齐家先生、何晓夏先生、林崇德先生、裴娣娜先生、王英杰先生等多年

来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他们身上我受益良多。

多年来，由于各种机会，我还有幸从北师大之外的许多前辈那里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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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教益。赵祥麟先生、滕大春先生、王承绪先生、金锵先生、任钟印先

生、李明德先生、戴本博先生、黄学溥先生、王逢贤先生、梁忠义先生、吴琅高

先生、周宏志先生、田正平先生都曾以不同方式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和无私的

支持。

没有这些前辈的教诲、关怀和扶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在内心深处，

我常感念这些前辈的恩泽。我希望自己不仅在事业上追随他们，而且也努

力效法他们的品德和行为。借此机会，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前辈表示衷

心的感谢。他们中的有些先生已经作古，谨以此书告祭他们的在天之灵。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张弛。十多年来，她不仅为家庭、孩子和她所服

务的单位付出了很多，而且对我的业务工作和行政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尤为重要的是，她总是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无价的精神援助。没有她

的无私奉献，我难以在工作中取得哪怕是点滴的成绩。

正如我近年来的许多业务工作一样，编辑这本自选集，也得到了来自我

的学生们的支持和帮助。李子江博士、王晨博士、孙益博士、陈露茜同学和

李金阁同学等都为这本自选集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他的学生虽然没

有直接参与本书的编辑，但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上的享受，

始终是我工作的重要动力。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据说，早在上个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作家自编选集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

象。每当作家在完成一种形式或题材的创作并即将开始另一种形式或题材

的创作之际，都会自编选集，以检阅自己在某一个阶段的创作成果。我理解

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总结和自我反思。我之所以最终接受中青会的邀请，

编辑这本自选集，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检索旧作，系统反思自己过去二十多

年特别是近十年来的业务工作，以便充分吸取教训，更好地为今后的业务工

作建立一个起点。正因如此，我深深感谢中青会和石中英理事长为我提供

了这样一个良机，也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张斌贤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２日

８



第一编　关于教育史与教育史学的探讨

西方理性主义教育原理述评


理性主义（主知主义，主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是西方近代教育发展

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思潮。作为一种教育思潮，理性主义

发端于１７世纪，至１９世纪趋于鼎盛，成为支配欧美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力

量。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理性主义逐步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

但其影响仍然广泛存在，并不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实际作用。

相对于中世纪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而言，西方近代历史上产生的几乎

所有的重要教育思想或思潮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重知、重智的特点。因此，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西方近代的一切教育思想、理论和学说都可以归纳到理

性主义的思想范畴中。但是，作为一种具有特定规定性的教育思想，理性主

义则主要是指以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教育思想派别。

理性主义深刻体现了西方近代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根

本精神。它强调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智力、智慧和理性的价值，主张把传授

知识和发展理性作为教育和教学过程的基础与目的，注重探讨传授知识的

有效方法和途径，重视研究选择、编制知识内容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式。根

据理性主义教育家们的观点，知识不仅具有认识的价值，与人的理性发展直

接相关，而且与道德、审美乃至宗教信仰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联系。因此，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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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知识不只是一种教学活动，其意义不仅仅限于智育，它本身也是一种教

育、陶冶、训练，并且是实施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和宗教教育的基本途径。

一

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从古希腊到１６世纪的两千

多年中先后产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蒙旦和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思想，

都构成了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历史基础。

理性主义教育思潮既是历史发展的继续，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在理

性主义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一

系列变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其中，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知

识的增长、１８世纪启蒙运动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直接。

１７世纪中叶以后，以一系列新学科和新发现为标志，近代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人类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

现在知识数量和学科门类的增加，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知识的性质和功能的

深刻变化。在古代社会中，知识的目的主要是认识性的，与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没有直接的联系。古代思想家甚至把实用知识视为“卑陋”，认为只有那

些不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才是纯粹的和高尚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哲

学家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

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

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就

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

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

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１７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以及在社会生产和人类生

活中的日益广泛的运用，人们对科学、哲学乃至一切知识价值的认识，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培根明确指出：“科学的真正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

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赐给了人类生活。”正因为科学、知识与人类生活具

有密切联系，探索知识的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类谋福利，因此，知识本身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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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空前未有的崇高地位。根据培根的观点，知识具有无可比拟的威力，是

人类一切力量中最为强大的力量。知识的作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超过了帝王的权力。“知识就是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培根的论断为

他以后两百年间的社会发展所证明。到１９世纪，科学、知识最终确立了其

在西方文化中的统治地位。

近代科学、知识的巨大发展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确立的历史，同时

是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发生、发展的历史。这种现象绝不是一种巧合和偶然，

它深刻反映了科学、知识的增长与理性主义的演进之间存在的密切相关。

如果说科学发展和知识增长为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创造了可能

性，那么，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则促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

１８世纪在法国等国开展的启蒙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同封建迷信、宗

教狂热、世俗偏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此，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传播知

识，并把知识和理性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知识就

是力量，就是财富，人们有了知识，就能认清自己的本性和使命，就能改正错

误、走向真理，从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由于这个原因，启蒙思

想家大多极力主张发展教育，使广大民众都能受到教育、获得知识、发展理

性。康德在写于１７８４年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高

度概括了启蒙运动的根本宗旨。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

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

理性无能为力。……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

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对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而言，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为知识和理

性权威的最终确立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正是在由启蒙运动所奠定的

基础上，理性主义才真正成为支配欧美近代教育的主要精神力量。没有启

蒙运动，也就没有理性主义教育思潮。

二

作为特定时代的思想成果，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并不是各种社会力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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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作用的消极结果，它有着其特有的演进过程和内在逻辑。理性主义教育

思潮从产生到衰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１．理性主义的初创

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真正先驱是西欧近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

培根、笛卡尔和洛克。他们的教育学说，标志着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培根一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崇高价

值，另一方面又具体提出了实施科学教育的计划。培根不仅论述了知识对

社会、国家的重要作用，而且分析了其在人性改进中的价值。他指出：“学问

对于人心的一切瘢结，都有救治的功效，它可以洗涤人心的病态，清理人心

的积滞，帮助人心的消化，增进人心的胃口，疗治人心的伤痕同疮疾，以及其

他种种病疾，学问使人心的生理，不至于停滞在已成的缺陷里，而使人心随

时都可以生长，随时都可以改良。”而在《新大西岛》中，培根则通过对理想国

家的描述，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家治理国家、以科学改造社会和促进人类福

利、向年轻一代传播科学知识的设想。这些思想对理性主义教育思潮，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笛卡尔对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１）智力平等说。

笛卡尔认为，健全的感官是每个人所共有的，做出判断、分辨真假的才能在

所有人中都是同等的。这个思想以后为爱尔维修等人所接受，并加以进一

步发展。（２）理智训练论。笛卡尔认为，尽管理智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

必须不断地进行训练，使之日趋完善。笛卡尔的这个观点通常被认为是最

早的形式训练说。

有充分的理由把洛克当作理性主义的真正鼻祖。这是因为，第一，洛克

系统阐述了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从而为理性主义教育思潮提供了

重要的心理学基础。第二，洛克全面论述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理智发展

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理智发展和道德发展作为知识教育的直接目的。这

一思想以后成为理性主义者的共同信条。第三，洛克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

了卢梭、爱尔维修和狄德罗等人，成为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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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８世纪，由于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培根、笛卡尔、洛克的教

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通过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制订的教育

计划而获得了实践意义。这些都促进了理性主义的体系化。

２．理性主义的体系化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由于康德和费希特特别是赫尔巴特的努力，理性

主义教育思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标志就是理性主义的体系化。

康德认为，人是有道德、有理性的动物，道德和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根本特点。因此，旨在全面发展人的各种能力的教育，就应当以发展人的理

性和道德作为基本目的。另一方面，理性的发展不仅具有其自身的意义，而

且还是道德发展的前提和手段。根据康德的观点，只有当人在理性的帮助

下接受了道德规律，才能真正成为有德性的人。这个观点以后被赫尔巴特

进一步发展为“教育性教学”原则。

在理性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史上，康德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教

育学说进一步丰富了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哲学直接影响了赫尔巴

特，并通过赫尔巴特，成为理性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康德相比，费希特的教育思想更具理性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一切教

育都应以培养善良的品性为宗旨，真正的教育就是道德教育。但是，道德教

育的最重要的手段却是智育。通过智育，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掌握技能，而

且可以有效地发展心智能力。反过来，理性的发展又有助于进一步获得知

识。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发展本身就具有道德价值。这样，就把道德教育与

知识教育、理性发展直接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的基本前提则是人的天性。

赫尔巴特继承了前人所提出的丰富思想，以长时间对哲学、教育理论和

心理学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从而使理性主义教

育思潮的发展达到了其逻辑顶点。

与前人相比，赫尔巴特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自觉地以系统的心理学作为

建构教育理论的基础。按照他的统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人的认识活动特

别是心理活动的基本要素是观念。各种观念的活动、聚集、分散、增强和减

弱，直接决定着人的意识的全部内容。不仅如此，观念之间的不同关系制约

３１



着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观念的本质是认知性的，但是观念间的相互作用会

产生情感、愿望、注意、意志、兴趣，等等。简言之，在赫尔巴特的哲学—心理

学中，认识活动被当作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基础和根源，情感、意志等则是

认识活动的派生物或结果。由此，赫尔巴特阐明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审

美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

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只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以此为出

发点，赫尔巴特全面探讨了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

程序和教学内容，从而建立了一个近代西方最为完整的以教学理论为核心

的教育思想体系。通过其学生和信奉者（即通常所说的赫尔巴特学派）的宣

传，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

特别是教学理论在欧美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支配欧美教育的主导

力量，从而使理性主义教育思潮进入了其鼎盛时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理性主义受到主要来自于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严重

挑战，开始逐渐衰落。

三

在理性主义教育思潮中，知识价值观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它

不仅涉及对知识价值的判断，而且与教育目的、教育作用等一系列教育的基

本问题直接相关。把握其知识价值观，是理解理性主义的关键所在。

理性主义思想家们从多方面广泛论述了知识的价值。根据他们的见

解，知识不仅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信仰价值和社会

价值。

根据理性主义者的观点，知识的认识价值首先在于消除迷信、愚昧，使

人从无知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真正有理性的存在。理性主义者坚决反对

封建蒙昧主义，认为无知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并且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他

们看来，使人处于无知的状态，是对人性的粗暴践踏，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

的。爱尔维修认为，无知只能使人“怠惰”、“怯弱”，从而导致人的堕落。狄

德罗则指出，愚昧和野蛮是直接相连的，一个无知的人一定是粗鲁的，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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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愚昧的民族也必然是野蛮的。而要真正消除无知、扫除愚昧、克服迷信

和偏见，最为基本的手段是普及教育、传播知识，使所有的人都具有一定的

文化、知识和技能。理性主义思想家认为，一个人只有受过一定的教育，掌

握了必要的技能，才能变得聪慧，才能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形成健全的

判断力。这样，由无知、愚昧所造成的偏见、迷信也将自然消失。只有在这

时，人才能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勤劳的和有用的人。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消除无知，更重要的是在于形

成和发展理性。洛克认为，知识教育乃至全部教育工作的任务，并不仅在于

传授知识，“并不是使年轻人在任何一门科学上达到完善的程度”，也“不是

扩大心的所有物”，而在于“增进心的活动与能力”，在于使被教育者具有理

智的能力，并“使他们有能力在需要时专心于任何一门学科”。赫尔巴特则

认为，教育工作的最高使命在于，在年轻一代的心灵中，“培植起一种广阔

的、其中各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范围，这一思想范围具有克服环

境不利方面的能力，具有吸取环境有利方面并使之与其本身同一起来的能

力。”根据赫尔巴特统觉心理学的原理，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系形成统觉团，统

觉团形成后即具有不断吸收新观念、从而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所谓

的“思想范围”。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赫尔巴特所说的思想范围，其实也就是

智力、智慧。

在知识的认识价值的两个方面，理性主义者更为强调的是后者即理性

的发展。这实际上反映了近代西欧哲学对理性作用的普遍认识。近代哲学

认为，与知识相比，理性是更为重要的。如果说知识是一种认识结果，那么，

理性则是一种认识能力。只有理性，才能引导人们不断发现真理、建立真

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并没有因此而忽视知识本身的独立意义，但他们

更为注重的是，把拥有、掌握知识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把掌握知当作

进一步获得认识的前提，认为这才是获得知识的目的，才是知识的真正价值

所在。莱辛（Ｌｅｓｓｉｎｇ，１７２９—１７８１）说过，不应在真理的占有，而应在真理的

获得中发现理性的真正力量。这句话可以作为理性主义者关于知识的认识

价值见解的很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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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知识不仅与人的认识相联系，而且与人的道德直接

相关。他们认为，无知既是迷信、偏见的原因，也是道德沦丧、堕落的根源，

是一切社会问题产生的基础。因此，要改造社会、改良人性、敦化风俗，基本

的途径是发展教育、传播文化、普及知识，使人人都成为有知识的人，从而成

为有道德的人。只有这样，由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将得到有效的改造。

洛克认为，知识与道德密切相关，知识是道德的辅助品，它有助于道德

品质的形成，使人品行端庄、道德高尚。另一方面，道德的养成又有赖于理

性的作用。所谓道德的行为，实质上就是遵循理性指导的行为。他指出：

“一切道德与价值的重要原则及基础在于：一个人要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要

能不顾自己的倾向而纯粹顺从理性所认为最好的指导。”赫尔巴特则进一步

把对知识的道德价值以及知识与道德的联系概括为“教育性教学”原则，并

把它当做教育、教学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赫尔巴特认为，“愚蠢的人

不可能是有德行的”。这就是说，人只有真正认识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才

能产生服从它们的意志，从而形成道德的行为。因此，知在行前，知识是行

为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赫尔巴特强调教学是道德教育的基本手段，而教学

工作的最终目的则是德行的形成。

理性主义教育家们在论述知识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等更多与个人相

关的价值的同时，也分析了知识在社会改造和进步中的巨大作用。理性主

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状况与知识的状况是密切相关

的。一个知识丰富、文化繁荣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反之，则

必定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拉夏洛泰指出，愚昧无知的人好比是黑暗中

的行人，不可能不迷路。而由许许多多处于黑暗中的人组成的社会，必然是

黑暗的社会。他说：“最愚昧无知的和最没有教化的时代，总是最邪恶和最

腐败的时代。”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不仅社会的黑暗是由无知造成的，而且很多社会问

题也是由于缺乏教育而产生的。贺拉斯·曼（ＨｏｒａｃｅＭａｎｎ）认为，教育的

缺乏，使人为造成的社会鸿沟不断扩大，劳动的奴隶状态日益加深，从而威

胁着共和政体的生存。由此，他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一个永恒的真理，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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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他进一步指出，经济上的贫困状态与

缺乏知识是直接联系的，“没有知识的人民，不仅是而且肯定是贫困的人民。

这样的一个国家不能创造出它自己的财富。”

理性主义教育家们坚信，要消除社会的种种罪恶、推动社会的改造和进

步，传播知识、发展文化是唯一的途径。理性主义者认为，教育的普及和知

识的传播，有助于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贺拉斯·曼指出：

“受过教育的人民是更加勤奋和有创造力的人民。知识和财富相互支持，犹

如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国家的财富中，人的智力是基本的组成部分。”理

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一个国家真正强大和繁荣的首要前提是知识、智慧和

教育。洛克说过，英国之所以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强国，原因就在于“我们

有德行、本领和学问”。富兰克林也认为：“具有智慧和良好德行的人是一个

国家的力量之所在。较之财富和军队，教育更为重要。”

理性主义教育家们对知识价值的见解，说明了他们何以被称作“理性主

义者”，也显示了他们与以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的基本差异。在另一

方面，从理性主义教育思想的整体来看，对知识价值的分析，实际上从不同

角度涉及到了教育的其他问题，并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仅有这重依据是不够的。知识的价值观能说明教

育如何进行、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教育具有什么功能等问题，但不能说明

“教育何以可能和必要”这个更具“本体论”意义的问题。要真正说明这个问

题，必须进一步探讨人的心理本质，从哲学—心理学中去寻找依据。只有同

时具备了这两重依据，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才有可能是完整的和深刻的。

四

在理性主义者中，最早对教育可能性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是洛克。他

对天赋观念论的批判和所提出的白板论，为理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资源。

洛克尖锐地批判了笛卡尔提出的天赋观念论，认为人心是一块白板，在

人的心灵中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知识、观念和原则。洛克指出，人只需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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